
他是性爱影片创作者：穿上制服不是为了
扮演谁，而是变成我想要的样子

豪曾是瑜珈老师，现在是性爱影片创作者，他爱文学，艺术，菲林照片，并在网志内不断书写自己的家
庭关系。

男男成人影片创作者豪。摄：陈焯煇/端传媒

【记者按】和豪第一

次见面是在台北的一

家高级饭店，他一身

硬挺西服现身，但不

似影片里的威猛阳

刚，有些腼腆文静。

没有太多寒暄，快步

带我走上房间。阔窗

大床房非常敞亮，地

毯和墙壁的装饰结合

了古典线条和现代配

色，床头则悬着细杆

的壶型灯，颇有格

调。

延伸阅读

专访同志平权案主李亦豪：丧夫后，
我要捍卫“我们是家人”的事实

导演郑有杰专访：《亲爱的房客》是
同志片？家庭片？还是悬疑片？

女性主义的具体生活：我们需要其他
女性作为人生楷模吗？

爱欲录：给这个时代宽衣解带的人

爱欲录：同志的第一次亲密关系，
“性”与“爱”是两种不同的能力

跨仔跨女"过渡"艰难时：隐在香港公
屋邨里的跨性别互助组织｜爱欲录

收到兵役通知那一刻，我决定跟家人
说“我想当女生”｜端传媒X一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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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影片都发生在这

样有质感的饭店房间

内，西装革履的保险

业务员和客户在公事

里逐渐暧昧、越界，

或者上司和下属之间

有命令和服从的性

爱。权力关系、皮

鞋、丝袜、西装、

SM，这是豪的性

癖，也是他的目标客

群。

豪是一名男男成人影

片创作者，在推特

（现称X）上有24万

追踪者。和“网红”类

似，“网黄”也是通过

上传相片和影片来吸

引粉丝，只是内容多

性感裸露。推特因为

免费、且对成人内容

审核较少而成为知名

聚集地。若想盈利，

则靠订阅制的

OnlyFans 平台，观

众按月付费后可以浏

览完整影片。

将自己最私密的一面

展示给众人，成为万

千男人的性幻想，说

起这一切时，豪似乎

太云淡风轻了。“要

跨过什么心理关卡

吗？”我把这个老套

的问题抛给他，期待

着一番挣扎犹疑的复

杂故事。但豪的经历

显然不适用这个框

架：在高中，私密影

片被泄漏到网路时，

他已经和“被观看的

性爱”共存。

性爱影片被外



性爱影片被外

流，那…不如

我自己拍？

是同学告知，那时

豪才知道自己的性

爱影片被泄漏在网

路上，里面的自己

穿著有姓名和学号

刺绣的校服。

豪是从小到大的好

学生，成绩优异的

他高中时考入台北

市立建国中学——

台湾最知名的男校

高中之一。那是

2010年左右，建

中已经比较开放，

会有留长发的男老

师，蒋介石铜像也

会被挂上彩虹旗。

能够就读的学生，

许多是社会名流之

子，“不用为了世

俗价值去工作”，

所以性取向也并不

是一件有争议的

事。当时校内有同

志社团，会和其他

县市的男校联谊。

情欲悸动的少年们

彼此交流，豪也因

此对性和约炮有更

多了解。

当时还没有交友软

体，同志相识是在

网路论坛上。第一

次的约炮对象上传

的照片好看性感，

所以当他提出要录

影时，豪欣然同

意，想着自己也可

以留作纪录。

之



泄漏之后，不到

18岁的豪展现了

超乎想像的冷静、

隐忍，还有一点傲

气：“他的目的是

想要博取我的关

注。他以为我会找

他，但我就偏偏

不。”豪估计是对

方想再见面，但没

有得到回覆而生了

报复之心。豪完全

没有行动，既没有

去联系对方，也没

有报警。问及当时

的情绪，豪说“只

觉得好烦”。

高二时，又发生了

一次影片外流。豪

这次也很淡定，只

想到，“又来了”。

“第二次时就知

道，这种事情的影

响力是有限的，不

会无限地破坏你的

生活。只是小规模

地在（同志）圈内

露出，圈外人基本

不会看到。”

“就算看到了，我

也没有在乎那么多

人的想法。”

男男成人影片创作者
豪。摄：陈焯煇/端传媒

你不让我做、

我偏偏做给你

看

他知道自己要什



么。

中学时，豪便清楚

地知道自己不可能

做上班族，忍受不

了条条框框。

他喜欢读书，文采

出众，获得两次青

年文学奖。本以为

会做个作家或翻

译，为此高二后休

学了一年，想要多

点时间写作。

休学期间，因为前

男友练瑜伽，想要

美好身形的豪也开

始涉足，结果越练

越好，“同场馆的

妈妈们都以为我是

教练。”恰逢云门

舞集舞团来校宣

传，豪意识到：

“如果就这么做作

家过一辈子，好像

有点太无聊了？”

两次的影片

外流不可能

让豪停止自

己喜欢的

事，反而还

发现自己年

轻、学生、

制服、运动

的元素是流

量密码：“既

然这样，那

我不如自己

拍。”

他要去考艺术类大

学。

路以来 豪都是



一路以来，豪都是

那个逞强的人。这

股内聚的韧性让他

考上艺术大学，甚

至豪连自己考艺术

大学时的补习班钱

都是自己兼职赚来

的。

大学上表演课，之

后又学芭蕾，课余

则兼职瑜伽教练。

本来不爱运动、文

弱书生的豪逐渐生

出健硕流畅的身体

线条，体能成为他

的长处，也是他的

性欲之源。

“我喜欢被体罚，

可以在身体极限里

感到快感。”在SM

中，豪更常做受虐

的一方。他回忆在

中学时，有同学会

被老师拿棍子打，

但作为好学生的他

从来没有机会体

验，反而觉得有

趣、甚至性感，于

是在约炮时便会尝

试体罚、打屁股、

赏巴掌这样的癖

好。

在性爱的一小时

内，豪是任人践

踏、服从主人的

奴。但更多的时

间，他并不想要讨

好任何人。豪卖过

“原味”，即自己穿

过的内裤、袜子，

但很快放弃：“事

情太多了，（买

方）又要看照片，



甚至还想我陪聊，

最后还可能不

买。”

所以两次的影片外

流不可能让豪停止

自己喜欢的事，反

而还发现自己年

轻、学生、制服、

运动的元素是流量

密码：“既然这

样，那我不如自己

拍。”

推特成为他分享性

爱片段的平台，豪

称其为“约炮名

片”，有人喜欢他

的脸和身材、同时

也喜欢SM，便可

以主动私讯，也省

去豪自己寻找约炮

对象的过程。

2019年时，他的

推特已经有几万的

粉丝量。一个拍

OnlyFans 的高中

学长怂恿他入行，

“因为邀请者可以

抽成5%”，同时也

提到自己收入丰

厚。豪决定一试。

最开始的拍摄地点

就在家中的卧室，

他告诉父母只拍一

个月，如果可以赚

钱未来就另觅地

点，“可能我在里

面约炮，父母就在

外面看电视。”

之前的学生制服路

线大受欢迎，豪最

开始的题材和人设



也是高中生。结果

因为校服上露出校

名而和校方产生纠

纷，几乎快上法

庭。加上当时和男

友一起拍片，公私

纠缠下两人感情不

和，最终分手。拍

片之路一波三折，

豪并不轻言放弃，

他是“你不让我

做、我偏偏做给你

看”的人。

于是“高中生”一夜

长大，变成了衣冠

楚楚的西装“社

畜”。

男男成人影片创作者
豪。摄：陈焯煇/端传媒

演好这出戏：

Onlyfanser

如何拍片？

“社畜”不是凭空出

现。

豪从来没有将拍片

当作暂时性的赚快

钱。在设想里，他

的影片是“像

Netflix剧集一

样，是一个系

列。”原本的高中

生本来也会长大，

然后去大学，可能

会是体育生，中途

当兵，又有军警制

服，然后才是出社

会成为打工人。只

是纠纷和意外发生

之后，才直接转型



成西装类型。

他“不想扮演

谁的爸爸、

或是剧本里

的某个角

色。我就是

想要变成那

个样子。”这

些一夜情是

一对一的表

演，只是参

与者并不知

道自己身处

豪的舞台，

而这出戏只

满足豪自

己。

像SM一样，制服

也一直是豪心中的

渴望。读国小时，

学校会有“运动服

日”和“制服日”，

老师让同学们举手

表决哪几天穿运动

服、哪几天穿制

服。同龄人多喜欢

运动服，因为方便

舒服；但豪却在制

服日更开心，因为

“看起来比较好

看”。

穿上制服，不是

“扮演”，而是“成

为”。正式拍片之

前，豪就喜欢穿上

学生校服、或是士

兵军服去和人约

炮，然后说自己是

高中生、或是正在

当兵的大学生，缠

绵激情后也不拆



绵激情后也不拆

穿。但他“不想扮

演谁的爸爸、或是

剧本里的某个角

色。我就是想要变

成那个样子。”这

些一夜情是一对一

的表演，只是参与

者并不知道自己身

处豪的舞台，而这

出戏只满足豪自

己。

色情影片中时常会

有剧情，有的创作

者今天是老板、明

天是体操运动员、

接着又变成模特。

豪说这些人的角色

变化太快，反而失

去了真实感，“别

人永远知道你在

演。”他只专注“保

险业务社畜”这一

个角色，逼真到有

许多粉丝私讯来谘

询“可以和你买保

险吗？”

三十分钟的色情

片，说到底也是一

场演出。作为独立

创作者，豪是导

演，也是演员。如

何让观众沉浸、入

戏，甚至不知身处

剧中，豪有自己的

方法。

拍片之后，豪购入

了二、三十套西

装，每一件都是量

身订做，单价便要

一万台币。合作者

的服装也是豪提

供，所以对方的身



供，所以对方的身

型不能和一米七的

他相差太多。在这

上面豪还有些小心

机：他觉得懂行的

观众会看得出，只

有自己穿的西装是

最合身的；哪怕是

多人性爱，他也是

最亮眼的主角。

高级西装也要有对

应的奢华环境。

“从从房间的壁

画、装潢、甚至是

枕头的松软程度都

可以感受到环境是

舒适的。”采访时

所在的房间提前预

订也要六千台币，

而这样的饭店豪已

经预定到明年四

月。

除了服装和场地，

拍摄时的灯光和收

音也有讲究。豪花

费一万元购入立式

摄影灯，初见时我

以为是直接对着人

照光，豪解释是打

向天花板，“这样

光线才自然、柔

和；不然墙上全是

人的阴影。”同时

摄影师还会拿一个

小的灯管来动态补

光，豪笑称为“屌

灯”，让生殖器看

起来“泛亮光、有

些可口的样子”。

有的创作者

今天是老

板、明天是



体操运动

员、接着又

变成模特。

豪说这些人

的角色变化

太快，反而

失去了真实

感，“别人永

远知道你在

演。”

Clubhouse兴起

时，豪在上面做过

一次做爱直播，结

果一晚多了一万粉

丝，这才发现原来

“润滑液和身体的

碰撞声、对方的喘

息和叫声，也是那

么有吸引力。”于

是也购入了专业的

录音设备。

拍摄的内容上，豪

会视拍片对象的喜

好来沟通决定：有

人喜欢被锁屌，有

的喜欢被吐口水，

还有赏巴掌、打屁

股。合作者的喜好

和个人的氛围是豪

整部片的考量，

“如果只有我主导

一切的话，那事情

会变得很无聊。”

有时合作对象第一

次见面，气质和相

片有出入，豪会带

好几套西装来让他

试穿，找到最合适

的。剧情上也可能

有调整，“比如对

方看起来就像是大

学生，那他可能就



是实习生的角

色。”

色情片主角要性能

力超群，全程硬

挺，还要有足够的

喷射量。豪每次拍

片前会禁欲两到三

天，再通过瑜伽调

整体力，饮食、作

息也不能放纵。拍

片前两年时他每礼

拜住两次饭店，一

早一晚拍摄四场。

也就是说，一周六

天的做爱额度，不

是在拍片、便是在

准备拍片的路上。

有时离开台北去别

的城市，更需要连

续拍摄。“有次去

高雄14天，拍了

13场，而且每场

都是做1号，还要

保证我能射的出

来。”

作为正职，吸引订

阅、保持更新，豪

由做爱时顺便拍

片，变成了拍片时

顺便做爱。

男男成人影片创作者豪
在一所酒店内拍片。
摄：陈焯煇/端传媒

当做爱成为工

作

拍片时的性爱是给

观众看的，自己的

享受、亲密、快感

都是第二位。虽然

豪说 OnlyFans

要和更加工业化的

日本色情片做出区



隔，“有些手工

感”，所以整场性

爱是一气呵成拍

摄，不会补拍；但

重复性、流水线作

业，还是让这个靠

本能欲望驱动的行

为变得例行公事。

如果是和圈内同行

拍，大家都已经知

道整个流程：由前

戏到插入，床上、

沙发、浴室各有一

定的分钟数；变换

不同的姿势，每一

种的时间不能过

长。1号在抽插时

还要注意露出自己

性感的腹肌和生殖

器，所以不能和0

号有太多的紧抱动

作。

有时做爱的姿势并

不舒服、甚至劳

累，但是看起来十

分火辣。有段时间

豪喜欢拍浴缸戏，

但浴缸里0号的盆

骨没有支撑，很考

验1号的大腿力

量，需要撑起对方

的同时完成抽插。

常做1号的豪也要

斟酌下是否能完成

——“但确实很好

看！”

并不是每次都会和

从业者一起拍片，

豪前两年的多数拍

摄对象是素人（指

未从事色情行业的

人） 对方是带着



人）。对方是带着

真切的欲望来的，

干柴烈火、如胶似

漆，“素人会比较

有激情”；但豪的

最终目的是拍片，

所以在给对方好的

性爱体验的同时，

豪仍然要留几分精

力在场面调度上，

以自然的方式来变

换姿势和位置。

欲火中烧时，人总

会想要更多、更

久。豪很难一一满

足。他对自己的工

作时间有着明确的

要求：一个小时。

这是他最具可持续

性的燃烧时间，再

长的话便是负担。

一周中除了拍片，

几乎再无做爱机

会；甚至做爱时也

难以全情投入。那

还能再享受性爱

吗？

“我觉得很难。可

能10%吧。”

在拍片初期和当时

的男友分手后，豪

再没有进入一段亲

密关系。豪希望双

方可以有共同的兴

趣，一起运动、或

者一起听音乐剧。

但拍片的工作占据

了大部分的时间，

再加上他家庭中的

烦恼和压力，他觉

得自己始终不在一

个谈恋爱的状态



个谈恋爱的状态

里。

所以从业来到第四

年，豪希望在工作

上放慢脚步。豪至

今拍了三百部片，

上架了一半左右，

剩下的存货可以在

未来不工作时上

传。他目前每星期

只住一次饭店、拍

摄两次，未来计划

再降低频率。

在以 OnlyFans

作为全职工作之

前，豪是瑜伽老

师。“其实我并没

有那么喜欢『做

爱』这件事，只是

因为可以成为商品

出售，我才去精

进。”豪说如果不

拍片的话，他可以

只是玩SM，并不

进行插入式性行

为。

“但瑜伽是我想一

直练习的。”豪觉

得瑜伽是去在身体

衰老的同时、不断

探索极限，是他要

面临的人生课题。

所以哪怕

OnlyFans 的订阅

收入已经有每月十

几万台币，他还是

每星期教授线上瑜

伽课，最多时甚至

一周七天都有上

课。

只是在有拍片收入

下，教授瑜伽从谋

生变成了兴趣 如



生变成了兴趣。如

果维持目前的拍片

模式，豪每月只需

工作十小时，便可

以维持现在的订阅

收入。扮演着“社

畜”，但他应该是

活得最不像社畜的

人。

他将大量的时间分

配给艺文活动。他

是2019年是台湾

“国家两厅院”观看

表演最多的人，还

获颁证书；今年他

有四个月不在台

湾，也看了近百场

演出——诸如钢琴

独奏、交响乐队和

舞团表演。

还有读书和写作。

他喜欢在社交媒体

写随记，近半年就

有四万字。不是无

病呻吟，没有遮遮

掩掩，他写自己、

家庭、艺术和欲

望：

“你说考上什么科

系、从事什么工

作、买房子、去哪

里玩，是所谓的目

的吗？更像短期让

人打勾的项目……

现下的漫无目的，

也是对长久以来，

潜移默化被灌输的

种种提出质疑，暂

时不奋力追逐什

么。”

还有陪伴母亲



还有陪伴母亲：

“一回国、回到家

里，情感上又陷落

妈妈失智的处境，

那感觉类似和时间

赛跑，每天她能记

住的东西越来越

少。如果记忆是一

艘船，她在无限的

暴雨中，不断将货

物抛入海中。”

如果只看上文，豪

的父母应该会被想

像成开明派，竟然

允许儿子在卧室拍

片。但家庭关系是

豪的文字中最常出

现的主题：乖戾的

父亲，软弱的弟

弟，和失智的妈

妈。

豪在家中做瑜伽。摄：
陈焯煇/端传媒

需要交租的

家，和逐渐失

智的母亲

第二次采访是在豪

的家。家中布置简

单，尚算整洁。

客厅中央是叠放的

瑜伽垫，豪在这里

教线上瑜伽课。再

往里走是饭厅，左

侧一条走廊通向四

间卧房，墙壁上挂

着家庭相片，由孩

提直至成年。一家

人旅行过许多地

方，在比萨斜塔下

豪扶着妈妈的肩

膀。



仔细辨认可以分出

豪和弟弟：豪的眼

睛很有特色，一只

双眼皮、一只内

双，再加上卧蚕，

让两眼如一池平静

又深不可测的湖

水。笑起来时涟漪

荡漾、波光粼粼；

不笑时仿佛遁入沉

思，神秘压抑。

之前他将性

玩具收拾起

来，出于对

同住人的尊

重，现在既

然要来打破

这样的平

衡，他直接

明目张胆地

让自己的酷

儿元素出现

在家里。

转入书房便是另一

番光景：深处是吸

尘器和两个行李

箱，靠着左边柜子

堆着衣服和杂物。

豪的房间更是只被

允许看一眼——

“我们天秤座很在

乎面子的！”——

地板满到找不到落

脚处，一晃而过的

还有一条彩虹物

件，不知是丝带还

是内裤。

豪正在搬家，许多

物件被重新翻出来

评估意义。比如



书，他觉得奥田英

朗的《六宅一生》

“比较娱乐性，再

读一次就可以送朋

友了。”他更喜欢

“石黑一雄、爱丽

丝·孟若，或者是

玛格丽特·爱特

伍”。

豪的家庭关系并不

良好。父亲很早之

前就出轨，但“妈

妈太软弱”，还是

维持婚姻；结果两

年前母亲正式确诊

失智后父亲提出了

离婚。

和父母的出柜在高

中，并非事先预

计，甚至有些戏剧

性，但豪一如既往

地淡定。那时高中

男同志中流行“包

养”，朋友间会炫

耀有钱人给自己买

的礼物。于是当有

人联系豪说要包养

他时，似乎也顺理

成章——结果是警

察钓鱼执法，父母

于是知晓了他的同

志身份。豪已经不

太记得当时的细

节，但记得自己并

没有慌张。

后来爸爸去他房间

将他的性玩具翻出

来、散倒在地上，

“像打开了潘朵拉

的盒子。”之前他

将这些东西收拾起

来 出于对同住人



来，出于对同住人

的尊重，现在既然

要来打破这样的平

衡，他直接明目张

胆地让自己的酷儿

元素出现在家里。

“比如以前全家共

用电脑，我本来会

将色情片单独存在

一个文件夹里，后

来就直接放在桌面

上了。”

父亲现已经搬离住

处，但因为房子是

他的财产，父亲多

次威胁要把豪赶出

家中。一气之下豪

给了半年租金，

“租住”家中到

2024年三月。

相比离经叛道的

豪，按部就班考大

学、研究所的弟弟

更被偏爱，26岁

还收到爸爸的零用

钱——来自豪缴付

的住家“租金”。豪

则在大学前就被断

了零用钱。

这种法则在

面对母亲时

失效了：无

论再怎么努

力，失智是

个不可逆的

过程，只会

每天看着妈

妈的记忆消

散一些，再

一些。

租金缴付后，他同

时在离家五分钟步



时在离家五分钟步

行距离的地方租了

一个住处。有次母

亲和他一起搬家，

因为失智者的大脑

无法容纳新的记

忆，搬了三次也不

记得：“第一次说

新家好远，第二次

说搬家好累，第三

次到了说『你这里

还收拾的挺整

齐』。”

一路的逞强，内聚

的韧性让他考上艺

术大学、拍片赚

钱。仿佛看他教瑜

伽，后弯、劈腿、

撑起、倒立，空间

里弥漫著有力均匀

的一呼一吸，轻松

的好像每幅人体都

有这样的力量和柔

软；但举重若轻的

背后是十年台下

功。

但这种法则在面对

母亲时失效了：无

论再怎么努力，失

智是个不可逆的过

程，只会每天看着

妈妈的记忆消散一

些，再一些。

“小时候，我很爱

问妈妈：你爱我

吗？我表现得理所

当然，像确认：出

门有带钥匙吗，那

般日常。回想起

来，是我一路追逐

更好的生活，更深

层的安全感，更深

望 并



的渴望爱。并深

知，那份量只有家

人给的起。我是受

我奢望而不可得的

苦。”

豪不会装作自己是

大孝子，母亲的情

况也未恶化至需要

全日陪护的阶段，

目前只是去日间护

理院。豪说自己能

做的也就是和妈妈

多说话、带她出去

吃晚饭，让她尽量

可以维持记忆，一

周也就三、四次。

豪并不忌惮

自己的裸体

被取景器复

刻和保存下

来，相反，

正如高中时

拍的第一个

性爱影片时

他的心态一

样：“可以留

作纪念”，豪

努力地捕捉

人生的各个

时刻。

豪觉得“还好”现在

是做 OnlyFans

，否则朝九晚六的

上班族哪里会有时

间陪母亲。所以他

在搬家与否上仍然

处在暂时的状态：

新的住处全无家

私，惨白的灯照在

地板上，可谓家徒

四壁，很难想像是



四壁，很难想像是

那个追求生活品质

的豪的未来住处。

豪觉得如果明年母

亲病情恶化，可能

父亲反而会求他回

去照顾——拍片工

作反而给了他“筹

码”来和父亲谈

判。

照护是个长远的过

程，豪要保证目前

的节奏是让自己舒

服的、可持续的。

而付出并不是单向

的，和母亲陪伴最

终也指向自己：

“我觉得在这方面

不是我照顾她，而

是照顾我自己的情

感……我如何看待

『亲情』和『衰

老』这两件事。”

男男成人影片创作者
豪。摄：陈焯煇/端传媒

菲林、写作、

拍片，纪录人

生

豪喜欢拍菲林相

片，有时和母亲相

处时也会纪录下母

亲当时的状态。但

更多的拍摄对象还

是自己：做瑜伽

时，做爱时。

他有一名从2019

年就开始合作的摄

影师，从各类场景

的瑜伽，到拍片现

场的侧拍，四年多

来拍摄了上万张菲



林。这并非工作的

必须，只是豪的喜

好。四年来，摄影

师的工资、菲林胶

卷、冲洗费用全部

包含，花费了超过

20万台币。

菲林有着特殊的质

感，拍摄时看不到

成片的样貌，只有

冲洗出来时才能知

道。每一次的快门

瞬间，都是无法复

制的历史时刻。成

片的像素没有数位

相机高，但增添了

朦胧的美感。

豪并不忌惮自己的

裸体被取景器复刻

和保存下来，相

反，正如高中时拍

的第一个性爱影片

时他的心态一样：

“可以留作纪念”，

豪努力地捕捉人生

的各个时刻。

回看四年前的照

片，豪觉得和目前

30岁的自己是完

全不同的状态。

脸、身体、氛围，

都是不可逆地被岁

月推着向前进了。

他从一个还可以扮

作高中生的少年，

变成了可以教训实

习生的大人——他

的“社畜”人设，可

能也要升职变成

“主管”了。

瑜伽也是，30岁

的身体机能不可避



的身体机能不可避

免地会衰退，有些

以前可以轻松完成

的姿势现在也开始

吃力——或者说是

少了进取心，豪解

释道。以前他会模

仿最出名的瑜伽大

师的招牌动作，然

后对比来看自己达

到几分。当时的他

还是全力专攻瑜伽

教学的阶段。但现

在他的人生走向另

一个方向，好像也

不太需要如此拼搏

了。

豪说自己将所有做

爱拍片的原片都保

留着，未来可能会

剪成纪录片，来回

顾自己这么多年和

别人合作互动、以

及自己的改变。他

觉得自己还会拍很

多年的片：

“至于工作多久，

我想三、四、五十

岁也有性感的方式

吧。听说日本除了

父子情节的片，也

有老人片。反而很

少人问记者或作家

职业生涯能维持多

久。”

从纪录的层面看，

他创作的这些影片

里“性爱”的部分被

去欲望化了，只是

身体、互动。他已

经度过了患得患失

的阶段，更何况是

否被人围观。他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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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在发布菲林相片

和文字的社交媒体

上也不避讳自己拍

片的内容，有时会

在限时动态里看到

他舔皮鞋：“做出

不同身分的区隔，

有点太累了。”

有段时间，豪觉得

菲林拍摄太费钱，

不知道有什么意

义；但现在庆幸还

好坚持下来，宁可

多拍一点。

“还好当时有纪

录。”

mailto:editor@theinitium.com



